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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家加工企业，8000余名外来工

“在这里，工人是最牛的”
——探访温州“童装第一村”

本报讯（记者卢翔）出口订单足，生产销售旺。隆
冬时节，走进江西省南城县河东工业园区的江西迈赛
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扑面而来的是繁忙的生产景
象。企业负责人邓春华介绍，企业去年8月份加大技
改力度新上了两条生产线，现全部满负荷生产。

邓春华曾是南城县洪门镇外出务工青年，2016
年，在家乡优惠政策和优良环境的吸引下，回乡投资
1.8亿元创办了这家专业生产LED直插和贴片发光二
极管、LED 球泡灯、LED 灯条、LED 灯管等产品的高
新技术企业，产品畅销世界各地，吸纳当地近 200人

就业。像邓春华一样，该县有千余名打工者回乡兴办
了企业、种养基地等各类经济实体，当起了老板。

南城县是劳务输出大县，该县总工会以农民工等
人员返乡创业国家试点改革为契机，变“返乡潮”为

“创业潮”，通过破解场地短缺、公共服务不配套等阻
碍，营造浓厚返乡创业氛围。目前，全县返乡人员共
创办各类经济实体88家，累计带动近1万人就业。

“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为推动返乡创业，该
县总工会还主动与在外能人和成功人士加强沟通联
系，宣传创业优惠政策，用亲情、友情、乡情激发他们

的创业热情。同时，制定了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 5个方面 23条实施意见，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简化办事程序、改善创业环境等，将税收优惠、小额担
保贷款、资金补贴、场地安排等政策“红利”实现对返
乡创业人员全覆盖。此外，该县还为所有创业人员建
立统一台账，切实帮助返乡创业人员解决融资、招工
等难题，2018 年 1 到 9 月，为 9 家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4089万元，创业培训786人。

随着一批批外出务工能人返乡创业，该县呈现出
人才回归、资金回流、企业回迁的“凤还巢”喜人局面。

本报记者 杨召奎

尽管天气异常寒冷，但“外卖小哥”依然穿梭在
大街小巷，冒着严寒为他人送去热乎乎的饭菜。他
们是怎样一群人？收入情况如何？

蜂鸟配送近日发布的《2018 外卖骑手群体洞察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外卖小哥”成百万
小镇青年立足大城市的“第一份工”。77%的外卖骑
手来自农村，全职骑手收入普遍超全国城镇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水平，“跑单王”骑手甚至月
入 3万元。

近八成来自农村，95后占比超20%

艾媒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前三季度即时
配送订单量已超 150亿单。本地生活行业带来的即
时配送高速发展，给中西部地区的年轻人创造了很
多就业机会。

《报告》显示，47%骑手来自中部地区，18%来
自西部地区。安徽省输送了最多的骑手，安徽阜
阳市颍上县更是成为向全国输出外卖骑手最多
的县城。

行业发展带动就业人数提升。从2013年到2018
年，广东省东莞市蜂鸟骑手数量增长 31倍。蜂鸟配
送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超300万注册骑手。

蜂鸟骑手群体的面貌也随之多样化。77%骑手
来自农村，他们通过送外卖自食其力，在城市扎稳
脚跟。有 9%的骑手为女性，在云南、吉林、四川等
地，女性骑手的占比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选择外卖骑手这份职业，
95后占比已超过 20%。蜂鸟骑手的学历也在逐年走
高。近 20%蜂鸟骑手为大学本科或专科生，其中辽
宁省、河南省拥有大学学历的骑手占比全国领先。

总体来看，骑手从全国各地向一线、新一线城
市流动。上海的蜂鸟骑手数量全国第一，北京、成
都分列二、三。在北京，30%的骑手来自河北；在上
海，30%的骑手来自安徽。

日奔波150公里，月入4000~8000元

《报告》显示，一名骑手平均每天配送48单，奔波
近 150 公里，最勤奋的骑手配送路程累计起来可绕
地球近3圈。

蜂鸟的即时配送服务目前已覆盖 24 小时、365
天。《报告》显示，中秋节是骑手最忙碌的节日。在
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骑手们奔波在月色中，为自
己的幸福生活努力打拼。

辛勤的工作也带来不错的回报。蜂鸟骑手收入
主要集中在4000~8000元（包含兼职与专职骑手），超
过了 2017 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薪资
3813.4 元。在河南，做蜂鸟骑手的工资甚至比 2017
年当地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高出24%。

上海地区“跑单王”陈龙军，月收入最高达 3 万
元。他有一套自己的跑单秘籍：哪家店做什么餐需
要多久、走哪条路线最省时、哪家餐馆味道好……
他都“门儿清”。靠着蜂鸟的智能调度系统，他总能

接到最高效的运单，送单量提升超 60%。

在意用户理解，期待获得更多认同

除了普通的送外卖，骑手的业务范围还包括送药、
送咖啡等。2018年 10月，阿里健康携手蜂鸟配送开通

“7x24小时，最快 24分钟送达”送药服务。骑手夜间送
药量猛增，医药类订单总体增幅超 500%。

为何选择这一职业？《报告》显示，除了多劳多得的
薪资，还有自由的工作时间。超过 60%的外卖骑手最
看重自由的工作时间，另外有将近 30%的人表示喜欢
骑行穿梭在城市中的感觉。

不过，《报告》指出，虽然收入尚可，但仅有不到三分
之一的骑手觉得外界给予了他们应有的尊重，超过半数
人十分在意用户的理解，期待获得更多认同。

记者注意到，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对在寒风中穿梭
的“外卖小哥”给予理解和关心。去年 12月，杭州有超
过 700 名顾客为骑手下单暖心食品，有超过 2000 名用
户在下单外卖时提醒他们天冷路滑。

《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显示

近八成“外卖小哥”来自农村“跑单王”月入3万元

北京市就业服务覆盖城乡
本报讯（记者甘皙）2018 年 12 月 27 日，北京市召

开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发布会——促进更高质
量更充分就业举措与成效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四十年来，北京市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从
1978年的444.1万人增长到1246.8万人，增长了近2倍；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由1978年
的28.3：40.1：31.6发展到3.9：15.5 ：80.6；工资收入不断提
高，从 1978 年年人均 700元左右增加到 2017 年年人均
10.16万元，高技能人才培养成效显著，达到百万人。

据了解，四十年来北京市的就业制度根本变革，由
“统包统配”发展到“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
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就业政策更加健全，先后
针对知青返城就业、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农民进城转
移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增收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
了政策支持；就业服务覆盖城乡，构建市、区、街乡、社
区（村）四级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为劳动者提供法
规政策咨询、市场供求信息发布、职业指导、职业介绍、
技能培训、创业服务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公共就业创业
服务。就业保障日趋完善，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劳动
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企业工资分配宏观
调控体系，以及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和劳动保障监
察执法机制等，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支起了“保护
伞”。建立完善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劳动者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失业有帮扶、工伤有救助。

十八大以来，北京市结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落
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着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
分就业，每年新增就业超过 30 万人；6 年来，累计培训
城乡劳动者 430余万人次；优化就业结构，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鼓励就近就地就业，27.5 万农民实现二、三产
业转移就业；激发市场就业活力，建立了“就业超市”互
联网服务平台，全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达到 1300 余
家；夯实就业责任，共认定 5273 个社区（村）、165 个街
道（乡镇）、4个区为北京市充分就业地区，18个社区被
评选为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

下一步，北京市将持续做好企业发展稳定就业、鼓
励创业带动就业、精准施策促进就业、培训技能提升就
业、优化服务助推就业等方面工作，把“稳就业”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江西南城：千名外出务工者返乡当老板

▲谢蓝珍在珠岙村一家童装厂干了近 20
年。时间自由、多劳多得是她留下来的理由。

本报记者 郝 赫 文/图

从温州市区出发，向北过瓯江 10 余分钟，
鳞次栉比的厂房、一栋栋三四层小楼便出现在
绿水青山中。这个建设得如小镇般整洁的地
方，就是被称为温州“童装第一村”的珠岙村。

依山势起伏、规划整齐的街道两侧，随意
走进一栋小楼，机器运转的声音立刻涌入耳
中。一层是设计部，二层是流水线，三层是手
工生产部，这是大多数家庭作坊式童装加工厂
的布局。这种生产形式的企业近 300 家，占全
村童装企业的 90%，外来工达 8000 余人。最忙
时，从这个村产出的童装一天就达到 20 万件，
去年全村总产值达 7.8亿元。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进珠岙村，近距
离探访这个和改革开放同时代发展起来的村
庄。“在生产一线工作的几乎都是外来工，两个
熟练工合作，一天能做 100 多条童裤。”36 岁的
外来工谢蓝珍告诉记者。

“工 厂 要 始 终 保 持 开 工 ，以 保 证 工 人 的
稳定性。”小县官童装厂老板吴妙淑说道，旁
边其他厂老板笑着附和，“在这里，工人是最
牛的。”

童装厂里的外来工

将白色宽边松紧带折进布条，叠好后放到
裤腰位置，在五线锁边机下转一圈，15 秒不
到，一个裤腰上好。不一会儿，谢蓝珍就将手
边的 20 条童裤整理好，拿到拉腰机前锁边、压
线。她告诉记者，再压下裤脚，今天的生产任
务就算完成了。另一套机器旁，她的丈夫余效
柱正在做最后的裤脚活儿。“做一整件比较
好，不腻。在流水线上只做一个环节太单调
了。”谢蓝珍说。

1999 年，因家庭条件不好，16 岁的谢蓝珍
早早跟着师傅离开了家乡江西省都昌县，来到
珠岙村做裁缝工。“父母说做衣服的人在屋里，
没有风吹日晒，比较轻松。”就这样，谢蓝珍进
入天依角童装厂，一干就是近 20年。“厂里货量

比较稳定，收入有保证，来了以后就没想换。”
每天早上 5 点半起床，6 点半开工，除去中午休

息，直到晚上 8点半厂里关电，谢蓝珍和丈夫才会结
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厂房后面的夫妻宿舍匆匆烧
饭、洗漱。“货量大就忙些，偶尔没货时就休息，反正
多干多赚。”在各家工厂，这些工人的工资通常是计
件，每件平均 6元左右，谢蓝珍夫妻俩每月能收入近
万元。除了每月停工休息两天，大多数人都会选择
早早上工，直到厂里关电。对谢蓝珍来说，厂里做
工时间自由是她最喜欢的，因为多劳多得，还能边
做工边和身边人聊两句，让她觉得很轻松。

晚上 6点，珠岙村里不少厂房还亮着灯，透过窗
子不时可见三五个工人带着口罩在机器前忙碌
着。“这里灰尘很大，必须带口罩，否则呼吸难受。”
谢蓝珍解释道，快速缝好的裤边带出一簇簇边角
料，不一会就在她的脚边堆成堆。谢蓝珍头顶的黑
帽子和手边的机器上积满了毛绒灰尘，甚至纤细的
睫毛上也落上了绒毛，她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年轻
时抵抗力强不觉什么，这两年开始时有过敏、发痒
的情况了。肩周炎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天下来，
谢蓝珍的手指已经被牛仔布料染上颜色，她笑着
说，“回去多洗几件衣服就下去了。”

从一家到数百家

珠岙村的童装产业兴起于改革开放初期。1983
年，曾在一服装厂做过副厂长的李勋妹回村创办了
第一家童装厂，吸引了当时周边 80%的农闲妇女等
人前来打工。逐渐地，供不应求的市场促使已经积
累起经验的村民自办工厂。到 2012年左右，童装厂
最多时一度达到 400余家，吸引外来工 1.5万人。

康益服饰负责人回忆，5~10 年前是珠岙村童装
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公司规模大，有两三百
个工人，其中 50%~60%来自江西、安徽，其他来自贵
州等地”。随着市场扩大需求量增加，从公司离开
后自立门户的有 20 多家工厂。“我们就像一个孵化
器。但多数都是良性竞争，互补合作。”

这里多数童装生产企业规模不大，限于家庭内
或亲戚朋友间合伙，服装销往全国各地。“我们一年
要推出四五百个版型，保证服装质量和款式紧跟市
场，这样才能保证订单稳定。”天依角童装厂厂长郑

小贤说，“只有订单多了，工人才能多
做多拿，不至于因为没活儿而离开。”

吴妙淑是珠岙村较早一批创业者
之一。1993 年，19 岁的她没有选择像
同龄人一样外出打工，而是在自家房
屋里创办了一家童装厂。“那时工人不
多，雇人的价钱也高，我就自己学裁
剪，干了 6年左右。”她告诉记者，童装
市场受季节和市场需求影响，变化快，
行情不好时，薄利也卖。“要先保证工
人的工资，否则明年谁还会跟着你？”

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谢蓝珍就
要和丈夫、孩子一起回老家过年了。每年春节，村里
的工厂都会停工一个月左右，之后再开始赶制新一年
的春装。

“要是看到实用、喜欢的款式，也会给老家的小
孩带两件。”谢蓝珍弯腰从丈夫身边抱起完工的新一
批童裤，开始一天中最后的工作——整理，“在哪都
是买，偶尔有余货零卖，老板也会照顾我们。外面买
的总没有自己做的放心。”

面临人才、市场双重困境

离厂房不到百米的地方是村文化礼堂和广场，
热闹的人声和音乐声阵阵传来，对正在工作的工人
们毫无影响。“当地人去凑热闹的多，我们干了一天
活，只想下工赶紧回去休息。”老家在江西省鄱阳县
的徐国胜和妻子在珠岙村打工 20余年了，48岁的他
早年在福建裁剪成人衣服，“比童装累，但现在也不
轻松”。

村里丰富的文化生活离外来工们似乎很遥远，
孩子、家庭、工厂就是生活的全部。对谢蓝珍来说，
去不远处的瓯北镇上逛逛商店就算放松娱乐，还要
正好赶上周末时带孩子一起去才好。“等孩子大了，
干不动了就回老家，总要回去的嘛”。

根据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和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曾在此联合调研的结果显示，珠岙村外
来务工人员 2013 年后开始逐渐减少，市场需求量
下降和产业外迁是其主要原因。

“这里至少 95%的工人都是已成为熟练工的中
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们正在逐渐流失。对年轻人

来说，一方面，他们没有耐心学这种手工活，另一
方面，珠岙毕竟是村，不比大城市热闹、机会多。”
珠岙村童装协会会长朱旭峰向记者表示，除了一
线工人，好的设计师也是童装产业发展的关键。

“童装是一个变化快的产业，面料、版型的要求都
很高。这就需要好的设计师来及时了解、调整产
品款式。”

“电商也需要技术人才。”杨忠海是珠岙村一
家电商老板，2013 年，他从义乌返乡，为家里的童
装厂开设了电商平台，每年销售额 200 万元。最
令他头疼的，莫过于人才的缺失。“以前在杭州、广
州等地，熟悉电商操作的人有很多，但回到家里就
只能全靠自己带着几个人摸索。”杨忠海告诉记
者，近两年，电商平台销售规则变化快，竞争商家
多，人才、技术跟不上，很容易错失市场。

据朱旭峰介绍，早年珠岙村面向杭州、广州做
童装生意时，为保证向客户提供独家款式的服装，
往往只和特定的经销商合作。“好处是有人认为你
做生意讲义气，但负面的一些观念、影响也留到了
现在，就是市场被困住，未完全打开。”

对此，珠岙村党支部书记余章龙表示，“近几年
童装市场的竞争加大，我们也在想方设法吸引更
多的企业和年轻人来这里发展。包括整合资源、
大力发展电商，加快相关生产、文化等基础设施建
设，争取更多更好的设计师来工作，留住工人，帮
助他们早日实现从‘进入’到‘融入’的转变。”

成都：

罕见降雪带热
“雪娃娃经济”

2018 年 12 月 30 日 ，
成都迎来几年来少见的大
范围降雪天气，在龙泉山
一带的村民上演“雪娃娃
经济”，让他们副业有成。
村民将雪做成人、狗、猪等
造型，价格从20元起，最高
50 元一个，有人两天因此
收入上千元。“雪娃娃”非
常受欢迎，市民争相购买，
成为车辆顶部的“标配”。

王三 摄/视觉中国


